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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高考

团宫行记

不参加高考

我所经历的高考，在1964年，60年

前的往事了。那年春节过后，甫一开学，

我便给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蒋有爱老

师，慎重地递交了一份所谓“决心书”。

当时具体写了点啥，大多记不清了。只

记住了一句：我决心不参加高考，立志务

农，一辈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的

这一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不是三分钟热

度，而是确实觉得，那时候的上海农村，

也同样相当落后，像我这样高中毕业好

像有些文化的，做一个农民蛮好。当时，

蒋校长读了我的决心书，厚厚的镜片里，

透露出赞许的目光，连声说好，好，一边

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的母校北蔡中学，在现在上海浦

东新区北蔡镇，一所普通的乡村学校，规

模不大，初中部每个年级四个班，每班40

人；高中部每个年级一个班，每班三十多

学生。这所中学始办于1937年，初名江

东中学，颇有些历史人文底蕴。那年开

学不久，我深受当时江苏1961届高中毕

业生董加耕放弃高考、志愿务农事迹的

影响，便写了这份决心书。大约百来个

字吧，写在随手从练习本撕下的有横线

条的一页纸上。不参加高考的态度是坚

决的，要问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

实心中无数。那时候家境贫寒，阿哥勉

强读到高小，妹妹没有上过一天学，她七

岁就下地劳动了，和阿妈、阿哥一样，养

活我这样一个“不劳而获”有书读的人。

我是家里唯一的“闲人”。终于熬到快要

高中毕业了，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负

罪感。我小时候，大人教我怎样在田里

间苗。比方说两棵玉米苗，一大一小长

在一起，就要毫不留情把那棵小的连根

拔掉。我那因此苦了一生一世的阿妹，

就是被间苗时无情拔去的那一棵。

交上决心书没过几天，蒋校长正式

找我谈话，再次作了热情的肯定和鼓

励。后来又让我应邀出席县应届高中毕

业生代表大会，上台发言讲我的“决

心”。所以，从二月初到五月下旬，除继

续做些校学生团总支书记的工作外，我

便放弃了所有紧张的复习迎考，铁了心

要当一辈子的农民了。

我的这一决定，母亲是同意的。阿

妈对我说，吾没啥文化，不懂个啥。侬觉

得好就好，凭劳动吃饭，没啥不好。我哥

不赞成，见到我就摇头。

那时候，全国大学招生考试，定在每

年阳历7月上旬6、7、8三天，正当暑热难

耐。可是哪里晓得，离高考还有一个多

月时间吧，蒋校长突然匆匆找我。说是

现在上面有个新精神，每个高中毕业生，

必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她说应当

先考大学，要是考不取，再志愿务农不

迟。校长强调说：你可是要听党的话啊，

勇敢接受祖国的挑选。

这一下我真的闷忒了，好久回不过

神来。回家与阿妈、阿哥商议，一夜没睡

好。阿哥说，那侬考就是了，有啥好七想

八想的。他说我功课基础好，现在马上

复习迎考，还是来得及的。第二天早晨，

阿妈扛了一把锄头出门下田时对我讲：

勿管哪能（怎样），蒋校长讲的，侬总是要

听的。我想，要不考就索性不考，要考就

一定要考上。最不好的，是考不取再回

家种田，那多尴尬啊！当时的我，爱面

子、虚荣心是有的。

一个多月，疯狂迎考

我便马上开足马力，全身心投入了

十分紧张的温课复习，要把自己耽误的

大把时光抢回来。我考的是文科。我们

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再参加高考。第一

志愿填报复旦大学中文系，是深受语文

老师张为忠先生影响的缘故。

时间太嫌局促，火烧眉毛了。自己

心里想想，要全面复习已经来不及，缺

啥补啥吧。语文靠平时积累，自己对此

稍有信心，放弃算了。对历史也还熟

悉，按时序、人物、事件和意义等要素与

联系，再温习、梳理几遍，主要是尽可能

地大量记忆和理解。英语可得好好抓

一抓，词汇量还要扩大，按十六种时态

造句和练写短文，还有中译英、英译中

（当时不考听力）等，不敢有所马虎。还

有政治包括哲学这一门，也应好好复

习，不能忽略。也是吃着碗里、想着锅

里的毛病，出于对哲学、文学的同样兴

趣，志愿书里填报了复旦哲学系，得加

试一门数学，所以每天做许多数学题，

一时间沉溺在题海里了。

在家复习的日日夜夜，正遭遇六七

月的酷暑天气。天天汗爬水流，坐在那

里用功，一点儿也不是虚构，每天所花时

间，不会少于十七八个小时。天天弄到

深更半夜，精神高度集中，脑子倒是蛮清

爽，毫无睡意。有时候饿得实在没办法，

没啥吃的，就拿自家腌的萝卜干嚼嚼，弄

得常常喝水，不觉得辛苦。

最难熬的，是日夜有蚊虫叮咬，让人

不胜其烦。就在水桶里盛半桶水，膝盖

以下浸在深深的水里，凉快又驱蚊，这个

土办法我是采用过多次的。

那时候，我家住在离现在世纪公园

南面不远的那个地方，属于原川沙县花

木公社界沟大队第一生产队。住房周围

是一大片水稻和茭白地，庄稼十分茂盛，

正是蚊子滋生的好时候好地方。家里蚊

子多得吓人，比方说有时候觉得开心，不

禁张开嘴巴唱几句，换气时一不小心，会

把一只蚊子吸到喉咙口，但是家里从来

不点蚊香的。我只得一边忙于背英语单

词啥的，一边左手拿着一把大蒲扇，不停

煽风、拍打，做些无谓的抵抗。

尤其傍晚时分，家门口大批大批的

蚊阵、一团团黑黑的在空中移动。我忙

里偷闲，拿了一个大的搪瓷脸盆，里面涂

满肥皂水，只要在空中挥舞几下，便有许

多蚊孽被沾住而死去。梁实秋《雅舍》一

文说，四川乡下的蚊子，仿佛连骨骼都是

硬的，上海郊外的这类小虫，毫不逊色于

天府之国。

鲁迅先生说，蚊子吸血尤其可恶，是

在饱餐一顿之前，还要“哼哼”地“发表”

一通“大道理”，令人讨厌至极。而从蚊

道主义角度看，蚊子的吸血，似乎也是

“天经地义”的，你要活而且要活得好，难

道蚊子就没有生的“权利”么？与蚊相

比，谁教高贵如斯的人类，注定处在这个

食物链的下端呢！那时候，我想与那些

小小昆虫开个“玩笑”，放松放松心情。

见那花脚蚊啥的叮在我左臂上，正忘乎

所以、美滋滋吮吸的时候，便悄悄地将另

一只手的食指与中指叉开，形成一个V

字，轻轻地按在手臂上，一下子用力将正

在吸血的蚊子两边的皮肤向外绷紧。看

着它那针样长的刺吸式口器，怎么也拔

不出来了，两条又细又长的“后腿”，仿佛

在拼了命用力，有些颤抖得要折断的样

子，不由让人破颜一笑，觉得很好玩，其

实也是忙中作乐。

大约六月中旬的样子吧，蒋校长又

特地找我，建议我报考北京语言学院（现

北京语言大学），说是可能被优先云云。

是有关方面怕我考不取，还是另有什么

意思？我猜不透。那时候，我完全是凭

自己兴趣报考大学和专业的。就对校长

说，哎呀，我不想学语言啊，说自己真的

不喜欢。校长只好笑了一下，说那你就

好好考吧。

住在考场

高考前一天傍晚，我在网兜里装了

换洗的汗衫短裤等随身必需的生活用

品，带好粮票和钞票，穿着圆领老头衫、

短裤和凉鞋，步行八九里路，到歇浦路码

头乘轮渡过江，在浦西再上公交车，去军

工路上的上海机械学院（现上海理工大

学）参加考试。那时候无论考生还是家

长，没有一个送考的，即便家长要护送，

考生不让，都十七八岁的人了，好意思

哇？岂不让人笑话？

浦东地区好几个中学的考生，都在

那个考场，集体住在临时撤了课桌的一

些教室里，打地铺。考方为考生准备了

许多草席，最要紧的，是教室的四角和中

间，点着一盘盘蚊香，香烟缭绕，那气味

很好闻。我夜里睡得特别踏实，大概也

是自己太累的缘故吧。

7月6日上午考语文。我先将试卷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很快把所有阅读题

做完。那年的作文题，要求就试卷提供

的一篇短文《关于干菜的故事》写读后

感，审题方面，真的是没啥难的。短文不

长，是说二月时分，天气寒冽，在运往灾

区东明县的大包大包干菜里，运输者装

车时，发现有些干菜包特别沉重。便逐

包打开检查，发现里面塞了许多袋地瓜

干、杂粮或面粉，甚至还有一块十多斤重

的猪肉，却不知道何人所为。接着，短文

作者忆苦思甜，说回想旧社会大荒之年，

狠心地主趁火打劫，把存了多年霉烂的

地瓜干和仓底的泥灰杂在一起，“借”给

灾民度荒，规定每“借”40斤，麦收时就得

让地主收割一亩麦子。短文最后说，真

的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我的读后感，没有在两重天上做文

章，取了另一角度。我突然被眼前洒满

考场的阳光所触动，将阳光和干菜的故

事相联系。以为这一包包干菜，尤其被

人悄悄塞进许多食物这一崇高行为和精

神，不是严冬和黑暗，而是阳光普照的早

晨，是奉献给灾民的一颗颗滚烫的心；不

是面临困难时的软弱和消极，而是燃烧

着的一团团火焰；是折不断的整整一把

筷子，一片葱郁的大森林。这一干菜的

故事所体现的，是伟大的时代精神和民

族性格。想来那些无私支援灾区一包包

干菜的普通百姓，他们自己也正在受灾、

抗灾中，他们是时代与民族的英雄和脊

梁。这样一篇匆匆写成的作文，在今天

可能会被看成所谓宏伟叙事、大话连篇

啥的，而在当时，确实出自我内心的感动

和体会。

考场里十分寂静，只隐隐有钢笔书

写的沙沙声，好像蚕房里成茧前大批春

蚕在蚕食桑叶，又好似春雨淅淅沥沥，

偶尔有一两声考生的咳嗽。考场里没

有空调，考场中间两排课桌间的两条走

道里，各放了长方形的一大块冰，足有

一二百斤重吧，大约是上海冰厂平时用

来冰冻海鲜的。所有门窗都洞开着，冰

水淌了一地，却还是热浪逼人，不由得

一个个大汗淋漓。我自己，不知道啥个

缘故，汗衫湿透，连头发都是湿的了。

记得当时有一位女监考老师，三十来岁

样子，面色白净，齐耳短发，穿着的确凉

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长裤。她发下试

卷后，每过一段时间，便在考场的两条

走道里来回巡视，脚步轻轻而缓缓，一

边走一边扇着一把圆纸扇。忽然感到，

后背右侧有一点点凉风掠过，知道老师

走过来了，那是多么甘冽的凉风啊！是

一辈子难以忘怀的。

六十个春秋弹指一挥间。一个甲

子以来，其余的科目考试，没有留下多

少清晰印象了，除了数学卷最后一道加

试题把我难住，大约都还是顺利通过的

缘故吧？而唯有这一堂语文考试，印象

不可磨灭。

生病都是值得的

高考结束回来，第二天我便下田去

参加劳动挣工分，心里想着要为母亲分

担一点，而且很可能是候补的公社社员

了。除草、翻地或是采摘啥的，都不算太

辛苦。最疲累的，要数整天整天弯腰割

稻，大颗大颗的汗珠跌落下来。或者在

打谷场上，脚踩脱粒机呼呼直响，尘土飞

扬，谷粒四射，有时竟有稻谷钻进后背，

有一种切肤的难受，可真是芒刺在背

了。这样劳累着，眼见快到八月发榜的

时候。

且说我们那一届高考，有两个特别

的地方，一是一律不公布所有考生的考

分，这一人生黑箱无法打开；二是不给每

个考生分别发送录取通知书，只集体发

送到所在中学。

不料发榜前几天，我突然病倒了。

我家有一个传统做法，因为家里没钱，

不管生什么病，从来不去医院。一旦病

了，母亲照例拿一个铜钱，便是所谓孔

方兄，蘸一点点食油，抓住你，在你后背

前胸用力刮痧。有时候没有油，就用水

代替，要是铜钱有豁口，那就疼得实在

受不了。这个土办法，有时居然也能使

病好起来。可是这一次却不能够，已经

第二次刮过痧了，把我上半身的皮肤，

弄得到处是紫黑色，连头颈里都是的，

可就是不管用。

症状其实很明显。先是发冷，冷时

冷得牙关错，簌簌发抖；接着就发热，热

时热得好比闷在蒸笼里坐，身上火烫火

烫。母亲和我哥那时却顾不上，照样天

天和妹妹到田里去劳作。这样子病了三

四天，终于熬不住了。我一个人躺在下

了蚊帐的竹床上，从早晨昏睡到午后，迷

迷糊糊，昏昏沉沉，实在感到太难受，想

要坐起来，又怎么也起不来，觉得自己喘

不过气来了，连帐顶都好像在旋转。不

知怎么回事，大概是生存本能的挣扎吧，

我翻身从竹床跌到泥地上。那泥地却是

潮乎乎、凉飕飕的。这一下子好了，人便

有点儿清醒过来，居然爬到了灶间里，想

要弄一口水喝。那时候夏天的浦东乡

下，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都是开着门窗

的，感到有一点点穿堂风过来，我感到好

受些了。

恰好这时候，住在西间里的林桃阿

叔，突然看见我趴在地上，赶紧慌张跑过

来，说怎么啦怎么啦，把我扶起，用手一

按我的额头，顿觉烧得太厉害。马上从

他家里拿来一支体温计，一测体温，接近

41摄氏度，知道我是得了恶性疟疾了，那

是蚊虫赐予我的礼物。赶快从他家找出

几片奎宁，先拿一片让我用水过下去，我

便渐渐地缓过气来。

林桃阿叔家主要也是务农的，但他

老爸在浦东其昌栈码头做账房，家境比

我家好得多了，所以家里拿得出体温计

和药啥的。可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

屠，令我永生不忘。

这一次病患，对我身体很有些不好

的影响。直到发榜那一天，我都没有力

气赶到北蔡中学，是我阿哥代我去的。

八月底那天，又是阿哥骑了一辆半新不

旧的自行车，把我送到复旦去报到。当

我把有关入学材料，递给经办手续的那

位女老师（后来知道，她叫刘姿娟）时，她

看着我的报名照，又看看我，惊讶地问，

你是，是你吗，怎么这么瘦？旁边一位戴

着眼镜的男老师便来打趣，随口吟出李

白《戏赠杜甫》中的两句：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去年秋天听说北京大兴团河行宫修

复完工并开放的消息后，我第一时间前

去一观。读大学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莫名兴奋，曾拉上同伴专门乘车前往，目

睹一片断壁残垣与稗草丛生的荒园令人

感喟良久，还写了一篇小文。后来就听

闻大兴区准备组织修复的消息，这一等，

倏忽间我就已人到中年。我说不出这个

园子究竟哪里吸引我，多少是受寻故癖

作怪驱使。人们对原本存有而后消亡的

史迹总不免心存叹惋，不过有时古迹的

凋残衰败反而具有一种另类之美。

修复团河行宫似乎没有出现以往

建筑学家与考古学家常见的争执不

休，意见出奇一致的情况下这座荒园

得以脱胎换骨。尽管行宫地处城市中

轴南延长线一侧，但交通不算十分便

利。我从新宫地铁站出来改乘一辆双

层巴士徐徐前行，辗转进入团河路之

后道路陡然变窄，只有双向两车道，留

给非机动车的位置近乎于无。我推想

这很可能是当年连接新衙门行宫与团

河行宫的一条御道，虽改由沥青铺就，

但仿佛仍能想象出乾隆帝乘坐銮舆缓

缓行进于此的景象，无非是将两旁的

屋舍楼宇替换成一片苍莽旷野，行道

两排垂柳稀稀疏疏地交替掩映而过。

公交车停在团河行宫站，下车即见路

旁的虎皮石墙，与回忆大体相当。沿

墙步行百余米就看到行宫入口，左右

悬挂大兴区博物馆和南海子苑囿博物

馆两块牌子，再加上遗址公园的定位，

这里相当于一园两馆。

距上一次到团河行宫大概有二十

年了，记忆中那是一个初夏午后，彼时

游人稀少，大概因荒废的缘故，园内并

没有值得称道的景观，也无名气，只能

吸引周边居民作为饭后余暇的散步场

所。园内原有东西二湖，惜湖中无水，

尽显颓败。如今整修一新的大宫门赫

然在望，四柱三楹的宫门与石狮古拙

而夺目，在秋阳碧空映衬之下果真有

几分动人。新园开放前媒体不乏宣传

报道，然而到访者仍不免寥落。历史

上的团河行宫，是乾隆帝为治理永定

河水患着意疏浚凤河上游源头团河而

建，一如当年营建西郊清漪园最初也

因治水。工程清淤挖出泥石堆砌成

丘，已然具备造园的山水形势，再添建

若干馆轩就已齐全，好大喜功的弘历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大好机会。况且南

苑此前三座行宫均为祖辈所建，本朝

盛世又岂能没有一座与之匹配的行宫

呢？团河行宫就成了南苑四行宫中最

为丰赡富丽的一座。他本人形容“泉

源畅达，清流溶漾，水汇而为湖，土积

而为山，利用既宣，登览尤胜”。在“皇

都第一行宫”的名号之下，团河行宫达

到历史巅峰，“真有烈火烹油、鲜花着

锦之盛”。

印象中宫殿区那时曾是一片沟壑

纵横、瓦砾遍地的面目，如今被拔地而

起三进两路严整殿堂所取代。宫门内

两侧倒座房及东西朝房均改作展厅，

集中展示大兴区历史文化和古代宫廷

苑囿文化，里面不乏瓷器舆图等工致

文物，很好地承担着博物馆宣教职

能。如果留心驻足，确有不少收获，只

可惜展厅空间局促，若团体参观难免

进退失据。所幸目前访客稀疏，独自

观展氛围恰到好处。不过由于新建之

故，室内漆味甚浓，总有人进入不久即

掩鼻而去。二宫门内是供皇帝居园理

政的璇源堂院落，堂前由太湖石堆叠

起形似天然的山峦遮挡中线。此山名

云岫峰，洞内原本回环曲折，曲径通

幽，只是今日假山石人工堆砌痕迹颇

重，也无乾隆题写的“云岫”二字。璇

源堂作为书堂，室内陈设没能按历史

原貌恢复，仅仅改成玉器展示厅。这

也是大部分重修古建普遍面临的尴

尬，建筑外观易修复，而室内原貌则难

以还原，只好改作他用。绕过璇源堂

为涵道斋，前堂后寝格局明显，室内开

辟成燕京八绝展厅。内容上虽呈现地

方特色文化，可惜独与行宫主题毫无

关联。这些厅堂原本的乾隆题匾均未

保存，如今檐下只得暂付阙如，以旁立

指示牌说明。好在穿过涵道斋宫殿区

就已结束，去看看苑囿区吧。

涵道斋后身儿是三间开敞抱厦，名

鱼乐汀，此处原为观赏后湖的最佳地

点。站立于此，眼前豁然开朗，连檐通

脊的建筑群消失不见，代之以草木丰茂

的幽谷山林，有如穿过山洞蓦然进入桃

花源一般。迎面还是那座东湖湖心岛

上的标志性建筑翠润轩。这是团河行

宫八十年代最早修复的建筑之一，无论

当时还是如今始终是全园的一抹亮

色。整个东湖位居宫殿区北部，就像故

宫御花园安排在宫室尾声。湖中置一

小岛分割湖水，使东湖整体近似葫芦形

轮廓，葫芦口正对宫殿区，大有古人追

寻壶中天地的道家意境。岛上独有三

楹敞轩，是整个苑囿区的点睛之笔。无

怪乎乾隆题诗称颂“时霏细点未云晴，

露缀林枝滟水晶。翠是本来润新得，疏

轩今日不孤名”。这翠润轩是行宫里最

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因方位绝佳，惹

得游人纷纷汇聚留影。记忆里的图景

似同眼前别无二致，还是那座孤峰兀立

的华美佳构，还是四围草木葱郁成荫，

还是天性幽雅的贵族气度，还是枯湖见

底杂草横生。尽管行前已知晓行宫内

没有恢复水景，但当我见到干涸的湖底

仍不免有几分失意。缺少湖水的团河

行宫，几乎失却大半的美。

继续西行，沿西湖堤岸漫步，环湖

错落分布有供奉龙王的珠源寺，行宫唯

一原始建筑御碑亭，饱览夕照的归云

岫，观赏水鸟的狎鸥舫，暮夜玩月的濯

月漪及大小船坞各一。无奈这些地方

大多门户紧闭内里空洞。西湖本是行

宫最大一块水面，沿湖景观也写仿苏杭

园林而建，其意境依旧被干涸而荒芜的

湖床所侵蚀将尽。有人由此戏称西湖

为一巨坑。园林无水实在是团河行宫

最大缺憾，同全盛时行宫原状无法同日

而语。西湖原本由九十多处泉眼汇聚

成团泊，流出行宫注入凤河，如今萋萋

荒草下料已难觅昔日水源。我询问工

作人员，他们也不知湖中何时注水以及

是否会注水，俨然又成了悬而未决需要

时间的难题。虽同属历史上的南苑，但

离此不远的南海子公园每每游人如织，

或许最大原因在于那里恢复了万顷碧

波的湿地景观。无论游牧或农耕，我们

总爱临水而居。西郊颐和园有景曰水

木自亲，说的是建筑也说的是人。我坐

在湖堤长椅远眺良久竟不忍离去，想起

此前凭吊荒凉行宫那篇小文中有一句

话：这里曾经的威仪与盛名使我突然惧

怕了时间。晚清以降，许多胜迹或亡于

炮火，或毁于匪盗，这种劫掠兵燹接踵

而至、连绵不绝，甚至连喘息的时间都

没有，就随着历史的遗弃轰然坍毁、一

蹶不振。它们似乎总逃不脱毁伤之难。

开头有多荣耀结局就有多凄凉。而从

另一方面思考，或许湖中无水才刚好对

应此园遗址二字，以干涸凸显沧桑。日

近长安远，保留一分残缺遗憾反而有种

别样的味道，唯独对建造者是种莫名巨

大伤害。

忽然记起此前宣介行宫内有样式

雷专题展，一路走来却不曾见到，恐方

才遗漏。于是起身返回宫殿区，终于在

璇源堂东西配殿找到。“样式雷”是清代

雷氏建筑世家的誉称。从江西永修走

出的雷氏家族自清康熙年间起二百余

年，共计八代几十人供职清廷样式房，

主持参与皇家各类建筑工程。这是一

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第一代雷发

达年逾六旬北上谋生，参与皇家宫苑

营建，因技艺出众得到皇帝赏识，担任

皇室建筑设计工作供职样式房，从那

时起他和他的后代专门负责皇家宫

殿、衙署、坛庙、园林、行宫、陵寝、兵营

等工程的设计，绘制图样制作烫样。他

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庞大家族为集

合体，专为皇家建筑服务的建筑世家。

有清一代圆明园、天坛、避暑山庄等长

长一大串建筑名单的设计都出自这个

家族之手。以南苑范围来说，其中的行

宫、庙宇、舟舆、室内装潢都是这个家族

的杰作。单以庙宇论，南苑元灵宫、德

寿寺、宁佑庙、南顶娘娘庙等所有寺庙

均为样式雷设计。这个家族仿佛能够

满足君王关于建构的一切梦想。尽管

随着清王朝覆亡，雷家风光不再、隐入

尘烟，但雷家世代保存内容丰厚的建筑

图样、烫样和文字档被重新发现，前几

年国家图书馆专门组织整理了卷帙浩

繁的样式雷图档，首批出版九十余函，

蔚为大观。这些精致的图档向世人宣

告，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有设计规划，而

且设计语言丰富多彩，具有极强的独特

内涵且技法先进。正因如此，样式雷图

档在世纪之初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名录》，五年后又入选《世界记忆名

录》。南苑德寿寺被毁后仅余双碑存

世，文物部门认为该寺文化历史意义重

大，计划重建，几乎全赖样式雷家族留

存图档一砖一瓦复原如初。眼前的团

河行宫亦是如此。

此时对复建团河行宫用意瞬间了

然。样式雷图档不应仅仅躺在故纸堆

里供人瞻仰，藏在象牙塔中专供探究，

还当加以活化应用于再现历史。团河

之水荣枯盈亏在时间长河中只是一弹

指顷，未来不论何种外力将其摧毁几

度，只要样式雷的图档在，就可以一次

次焕然重生。只要有关团河行宫的记

忆还在，它就会一直存在，不论是建筑

实体还是虚拟AR，均能延传不息。当

初伴我来此同游之人今已不知身在何

方，想到此不禁哑然失笑。物事更迭，

朝不虑夕。人们常说一到雪天北京就

变成了北平，放之团河行宫，恐怕也就

没那么绝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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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翠润轩。右：样式雷专题展


